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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竞

《星星》有意，
揽诸方诗友，
沛霖沾受。
梭磨松岗肩掖上，
添得云中宏构。
月魄澄秋，
古碉官寨，
商道龙蛇斗。
寿联千载，
不随苍狗衰朽。
乍遇强雨凉风，
街冲巷口，
戍鼓时而奏。
忆及古今人事換，
何恋白肥红瘦？
意气拿云，
腾翻文武，
切爱惟诗酒。
高城净域，
愿君如月长久。


孟秋阿坝行（组诗）
蔡  竞

题记：清晨冒雨，首入马尔康毛木初省级野生动植物科普基地并森林自然教育基地，采风、赏景、录频占成三首。
一
立秋才十日，凉意己窥深。
芳草怜时老，落花酬此心。
天高元有籁，谷静取微吟。
醉眼升平日，涳濛满上林。

二
珍禽栖隐地，曾几伐薪多。
匠者身名变，护林岁月梭。
何年频击梦，清漏识盘阿。
光景酬生态，青山足放歌。

三
闲行野水滨，清气正宜人。
雨晦诸君荐，谷冥诗友巡。
失群聊语耳，休复问身贫。
留取青山在，归鞍远驿尘。

名家简介：蔡竞，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工业组组长，四川省工业文化协会会长，中国作协、中华诗词学会、四川省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川西北三首
雷平阳
斯古拉
黄昏，夕阳和月亮
在斜面上瓜分上山的石豹
绛红色的豹子下沉，银白色的豹子
上升。神的家里，四个女儿
坐在四片金色屋顶下怅望
渐渐隐没的人头、树冠、鸟背
提前到来的夜风
穿梭于冰河、云朵、雪峰
和置身于死亡之上的松树与青冈之间
不是不开花，松树的花开在心里
不是不腐朽，青冈把腐朽
移交给了时间。就像巨人般的沙棘
从斯古拉措漫生铜绿的镜子中
伸出一身枯骨，而它们细碎的叶片
生长在镜子还没有诞生的
光束和幻象里。一尊山神
有四个异形的身体
一种命运，一种美
一间书房、一个弹钢琴的少女
一座白塔、一头牦牛、一条道路
一种爱、一份自由
一座坛城，无数的一
归于这儿——也因此成为起点
生出另外的众多的起点
在阿来书房的屋顶平台上
看着白塔上的光一绺绺减少，一头头
耗牛守序地退出草地，一座座金山
慢慢变黑，我心底的一盏酥油灯
却安然地亮了。它是斯古拉
巨石撑起的星空下
我面向黑暗的起点

2024，8，20
西索村的清晨
世界的真实面貌一直清晰
如斯：怀抱彩色云团的梭磨河水
是一支不见头尾的
赶路喇嘛的队伍
自霞光里走下
在西索村边绕半个圈儿，消失在
日常的山影中。而河边山地上
父母居住的石房子，一间
紧挨一间，隐现于白雾，则似宫殿
朝着山顶的净空浮动

阳光如诵经的声音一样明亮
少女如风马旗上翻飞的
最美的词。在梭磨河岸边
我得走慢一些，或站立不动
得让自己的影子，留在莲花生的
肉眼里，留在其肉做的心上
让这新的一天
以奇迹的方式开始
2024，8，21


松岗官寨远眺

雨中：碧山与河流是同一个走向
灰暗天空下一动不动的走
峡谷中头顶着波浪的走
——它们异常合拍的步调和姿势
令我震惊，并且难以止住
无法破译的古老密码
在内心产生的又一次地震。也许所见
就是真理，但我们找不到表述真理的
语言，也没有一颗与真理匹配的心脏
从碉楼上洞口逐渐向内收缩的洞孔
往内看，黑洞洞的枪口还冒着烟雾
刚刚射出的子弹
落在了对面的磐石上
如果从洞孔往外看
哦，丑陋的核桃树
因为挂满水雾和青果
像伊甸园里的苹果树一样诱人

2024，8，21

雷平阳，诗人，散文家，一级作家，现居昆明。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暨“全国文艺名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云南大学、云师大硕士生导师。出版作品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诗刊年度大奖、十月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钟山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花城文学奖、花地文学排行榜诗歌、金奖和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在马尔康（四首）
荣荣
《卓克基土司官寨》

一个伟人在寨里翻阅过《三国演义》
纷乱的国家从这里开始重整一新。

现在是旅游一景，我们从主楼、偏楼，
绕到侧楼、后楼，一个庞大的建筑群。

有石头的坚固，有悠远的记忆，
有变迁与传承的感慨，被游人轻易说出。

边上太白楼餐厅门口的转经筒旁，
有刚吃了藏式火锅出来的人，在冥想望天。

更多的人望着不远处石头垒就的红顶房区，
对墙面上绘着的八宝法图询问指点。

午后的卓克基土司官寨十分安宁，
群山不语，自有一份壮阔在天地间绵延。
                  2024、8、26

《夹金山》

天上的神仙翻越时，
投下的阴影叫惊羡。

雄鹰的翅膀翻越时，
投下的阴影也叫惊羡。

阴影投入湍急的青衣江，
吞入一口的过路客，远远地绕开。

只有裹着粗布绑腿，
穿着草鞋的人，曾艰难翻越。

翻过去，迎接他们的新天地，
露出大片大片大好的曙光。

也有翻不过去的，停在最高处，
成为英雄，骨头撑起他们的墓碑。

此刻，我小小的诗句也在试图攀爬，
我要在峰顶递上4930米的震惊与崇敬。
               2024、8、26

《慈愿藏香》

寻一大堆山珍，脱水，研磨，
拉成一根根愿望之香。

素手焚香，可以配一钱琴声，
两三朵桂花，一尺开外的月光。

如果恰好想起你，如果你恰好
在身边，或在远处也想起我。

满屋的香气里满屋的慈悲，
便同时带上了满屋的人间至味。
                2024、8、26

《昌列寺》

群山环侍的昌列寺，有帝王的坐姿，
恢宏的建筑，与天地争着一份辽阔。

由大片的白云指引，转到了这里，
桔黄的屋顶、金碧的檐饰晃了我的眼。

我进入，不为磕头，不为讨杯水喝。
我是被沉郁又高亢的念经声吸引。

也许还为寺里花朵般弥漫的书香，
七情六欲的图书与佛法僧同在一界里。

图书馆转角长椅上，红衣的年轻喇嘛
盘起的双腿上，有奥义流转。

在这里，我所有过往里的起伏，
一张不起眼的书签，折于肃穆这部书里。
                        2024、8、28
荣荣，本名褚佩荣，生于1964年，祖籍浙江宁波。出版过多部诗集及散文随笔集。现为宁波市作协主席，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曾参加《诗刊》社第10届青春诗会。曾获《诗刊》《诗歌月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年度诗歌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首届徐志摩青年诗人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刘章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

在昌列寺听僧侣闭关
胡弦

大屋内鼓号齐鸣，
夹杂着僧人的念经声，与我
过往熟知的静修迥异。

我已在室外坐了一会儿，
门都关着，石头台阶上有几块牛粪，
不远处的草地上，牦牛静卧。
群山亦静卧。
大寺已八百年，于悠悠天地
不过一瞬。

我的静坐亦如一瞬。
想起刚才饮茶，有个人说，
不要用有缺口的杯子，因为，
在象征的世界里，那是乞讨者用的。
现在，我就是那只有缺口的杯子：一道裂缝
已经提前来到我心中，它要经由
我这木讷的身体往哪里去？

大屋内鼓号又起，修行者
要经由乐声这轰然
大作的一瞬往哪里去？

松岗土司官寨记
胡弦
所有事都已安排妥当，
建筑的样式，像对事实做出的承诺。
而虚影从文字中析出，把更多、 
更简单的形象抛给追溯者。
但只有自恋的人，才会试图
通过回声获取对空无的统治。

历史是个二手货，但山顶上
又熙来攘往，后来者仍热衷于
加快脚步，追逐那只有背影的人。
“你曾没有过去，但现在有了。”
有个人在和兵士合影。那兵士背着枪，
因变成了铸铁，不动，不说话， 
他望向远方，而无尽的远方
正溯着视线往他的眺望里退回。

我读过一个土司的记载，他也曾
被崩散的传说和谣言俘获。
都结束了，像死胡同停在悬崖边。
如今，悬空的石头，仍替当初
在此久久伫立的人保留着
巨大的落差和混乱预感。或许，
管家也曾出现在
游客突然回首的楼梯上，因为
一个漂亮的女人说，她是他的后代。

我像在天上走，
酒吧里的音乐并未驱散一切。
它仍在这里，复原的欲望
魔咒般跟随着，忍受它，如同忍受
某种药剂滞后的副作用。
后现代的声浪中，
有什么在无声而粗野地盘旋？而经由
隐身者那看不见的手，
无辜的美貌，也会遗产般
在女人的脸上重现。
——他们都已不在了，远来客出现在
杳无音讯的人留下的空白里。

天色湛蓝，无数时间已被那蓝耗尽，
碉楼，曾是任性的制高点，
对天空的伤害也终止了，
但某些时候，浓重的乌云仍会
堆积在它头顶，如一群纵欲者，
使空难般的压迫感不断下沉，然后，
透明、轻松的雨才落下来，
落在炮台、屋顶、石阶上，像和
剩余的时间刚刚
完成了一场两难的交易。



梭磨河
胡弦
它流得快，急着去远方，
此刻，如果借助它找到了什么象征，
必会在瞬间被抽走。

它仍在这里，在峡谷浓重的阴影深处，
流得快，一直在不断和自己告别，
又不断重新占领自己。

胡弦，著名诗人、散文家、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江苏作协副主席、《扬子江诗刊》主编，著有诗集《定风波》《葱茏》《水调歌头》等多部，曾获十月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